
第 ４１ 卷第 １ 期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１
２０２５ 年 ３ 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ＡＯＺＵＯ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Ｍａｒ. ２０２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 － ０４ － １１
　 　 作者简介：赵新月（１９９８—），女，四川岳池人，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现当代文学。

女性群体的自我言说
———论《方舟》中的集体型叙述声音

赵新月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００）

　 　 摘要：《方舟》中的荆华、柳泉、梁倩等三人通过轮流发言的“轮言”形式，发出了集体型叙述声音。 小说叙述者将位

于职场中的女性群体视角作为主要的观察视角，提供了女性观察社会的双重视角。 小说通过三位女性不同的观察，在作

者型叙述声音与集体型叙述声音之间相互转换，诉说了新时期知识分子女性在追求人格独立、实现自我价值过程中的种

种困境，发出了“为女人干杯”的呐喊与对“两性和谐”的祈愿，实现了与历史长河中的女性群体声音的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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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洁的中篇小说《方舟》在新时期女性文学中

有着独特的地位，它被认为是新时期最早具有原始

的、朴素的女性主义意识的文本，不仅描绘出与男性

世界对抗的女性群体形象，更挖掘出了女性的独立

人格。 对这部经典中篇小说的研究已数不胜数，研
究者们对其中的女性意识、女性形象、女性生存困境

等展开详尽的分析，但《方舟》中呈现出的叙述声音

现象依然值得关注。 苏珊·Ｓ·兰瑟（Ｓｕｓａｎ Ｓｎｉａｄｅｒ
Ｌａｎｓｅｒ）从“性别维度来界定和考察叙事学中的声

音，通过叙述声音来分析女性的权利诉求” ［１］。 王

葸则以此理论为基础，认为张洁灵活地变换叙述视

角，选择集体型叙述声音，是为了表达其凸显“女性

主体意识觉醒的创作意图” ［２］。 但张洁选择集体型

叙述声音的意义并非仅限于此，三位女主人公通过

“轮言”的方式，发出了女性群体的声音，传达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知识女性独有的声音：女性在追求人格

独立、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上，极易认同男性价值体

系，从而漠视自我性别特征，陷入自我雄化的困境。
兰瑟提出三种叙述声音模式：个人型叙述声音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作者型叙述声音（ａｕｔｈｏｒｉａｌ）和集体型叙

述声音（ｃｏｍｍｕｎａｌ）。 兰瑟用个人型叙述声音来“表
示那些有意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叙述者” ［３］２０。 作者

型叙述声音是表示一种集体的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

义的叙事状态。 集体型叙述声音被认为是指“一系

列的行为，它们或者表达了一种群体的共同声音，或
者表达了各种声音的集合” ［３］２２。 它是一种“以女性

作为叙述主体，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女性作为主要

的发言者，在文本中形成一定规模的女性叙述权

威” ［４］１６。 她将集体型叙述声音分为三种表现形式，
即“某叙述者代某群体发言的‘单言’ （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形

式，复数主语‘我们’叙述的‘共言’ （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形式和群体中的个人轮流发言的‘轮言’ （ ｓｅｑｕｅｎ⁃
ｔｉａｌ）形式” ［３］２３。 这种以性别特征作为群组标志的

集体型叙述声音常常出现在边缘群体和受压制群体

的小说中，如女性作家的创作。 她们以描写女性群

体生活为对象，并以不同女性人物发言为主要叙述

内容，从群体内部揭示女性群体所受的压制与伤害，
以群体发声的方式强化作者的叙述权威，《方舟》便
是集体型叙述声音的代表性作品。

一、女性境遇的自我言说

《方舟》中的叙述者运用作者型叙述声音，以第

三人称的方式讲述故事，由叙述者及多个人物为代

表的女性群体叙述声音对新时期知识女性的人生困

境展开了述说，从而使《方舟》形成了集体型叙述声

音。 小说通过三位知识分子女性的自我言说，展示

出女性的生存境遇，她们在泥沼般的婚姻中挣扎、反
抗，在残酷的现实环境中寻求独立的私人空间。

（一）女性在婚姻中的自我挣扎

荆华、梁倩和柳泉三人都有着不幸的婚姻。 荆

华的前夫是森林工人，她回忆前夫时，想起来的不是

他的面貌，而是拳头和大蒜味，这足见其粗暴、蛮横

和邋遢。 荆华是为了养活父亲和妹妹才选择嫁给前

夫，荆华婚姻的不幸，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于她择偶时

的无奈。 梁倩因爱而嫁给白复山，但很快两人就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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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相看两厌的境地。 白复山视婚姻为买卖，利用

梁倩父亲的名义谋取私利，因梁倩拒绝白复山面见

父亲的要求，他便暗地阻扰梁倩电影的上映。 柳泉

的前夫以蒙蒙为人质，两人的离婚案几乎将柳泉折

磨出了精神病。 叙述者感叹道“哪个人的离婚，不
是一场身败名裂、死去活来的搏斗啊！” ［５］１３ 无论是

小说人物的叙述声音还是叙述者的叙述声音，无一

不表达出对丈夫们的失望，对婚姻的恐惧。 在叙述

者看来，女性，特别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女

性，在爱情和婚姻中，常常对现状感到不满，对现实

的厌烦更让她们怀念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 叙述者

调侃梁倩为风干的香肠，梁倩的巨大变化也是荆华

和柳泉的真实写照。 三位人物的叙述声音虽有不

同，但都传达出对婚姻无望和怀念过去的感叹。
（二）女性私人空间的难以获得

女性渴望私人空间，却总是被侵扰。 柳泉因为

没有房子，放弃了对蒙蒙的抚养权，过着寄人篱下的

生活。 叙述者如此描述柳泉的心理：“房子！ 房子！
柳泉多么需要一间房子。 那一阵子，她想房子想得

简直要生病了。” ［５］５２柳泉对房子的渴望实际上也是

她对独立空间的渴望。 梁倩解决了柳泉和荆华的住

房问题，但白复山却时常闯入其中。 叙述者称白复

山为“文雅的侵略者” ［５］９，嘲讽之意尽在其中。 在

白复山眼里，他有权随意进出梁倩的房子。 白复山

的横行霸道侵犯了荆华和柳泉的私人空间。 “四人

帮”横行的时期，荆华和柳泉被视为重点清查对象，
只因她们是离过婚的单身女性。 居委会贾主任对荆

华说：“你们家的母猫，招得咱们院子里大大小小的

六只公猫都不得安生呢！” ［５］１８ 贾主任以猫喻人，字
字句句都透露着对荆华和柳泉两人隐私的窥探。 由

此可知，女性想要获得私人空间是何等的艰难，正如

弗吉尼亚·伍尔夫（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Ｗｏｏｌｆ）所说“女人要想

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上一间自己的房间” ［６］。 女

性想要创作就必须要有经济实力和独立空间，而小

说中的三位女性，除了梁倩经济较为宽裕外，荆华和

柳泉都过着省吃俭用的日子，工作时忙得鸡飞狗跳，
回家后还要谨防贾主任的窥视。 女性的独居生活总

是容易引起外界的注意，甚至受到侵扰。
《方舟》中的三位女性都是处于不惑之年、有着

丰富生活经验的知识女性。 张洁对荆华、柳泉和梁

倩的年龄设定，是为突出她们对过去生活模式的否

定和对新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对婚姻生活的重新反

思、对私人空间的努力追求，这是她们独立女人身份

的体现，这也使得《方舟》所呈现出的女性境遇，即

女性因拒绝认同男性提供的依附标准和价值尺度而

遭到排斥和压迫，具有普遍意义。
二、“为女人干杯”的呐喊

《方舟》中的三位女性人物被叙述者赋予平等

而有差异的声音，三人共同建构了一个集体的女性

声音“我们”。 “我们”懂得女性在实现自我价值与

追求独立人格的道路上所遭遇的荆棘与苦楚，因此，
“我们”也懂得“为女人干杯”呐喊中所饱含的血泪。

（一）为实现自我价值的女性干杯

荆华、梁倩和柳泉都是高材生，但她们在实现自

我价值的过程中总是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 梁倩为

了拍摄电影的外景，忍受了十个月的蚊虫叮咬和风

吹日晒，耗费了巨大的心血，但人们却认为她靠的是

她父亲的招牌，否认梁倩自身的努力。 而梁倩最在

乎的是能否传达出艺术创造的真髓，“她希望自己

有锋利的牙齿，将那束缚她的茧咬破，从而达到艺术

上新的境界” ［５］２５ － ２６。 叙述者通过人物声音传达出

梁倩的理想追求。 荆华因冒尖的论文得到了理论界

泰斗的赞赏，但也因此招来了非议，受到署名为“评
论员”的抨击和批判，她也因“刀疤脸”同事的算计，
在座谈会上昏昏沉沉地睡了一下午。 当荆华因此而

忿然时，梁倩却鼓励荆华继续写下去，叙述者透过梁

倩的心理如此写道“荆华的精神却会永远站着，她
一定会在什么史上留下一笔” ［５］７４。 叙述者的声音

与人物声音融为一体，一致肯定荆华的才能与价值。
如果说荆华和梁倩两人受到的阻碍是排除了性别因

素，那么柳泉在工作上遭受到的性骚扰则反映了女

性在职场上的普遍困境。
作为英语系的高材生，柳泉有着扎实的专业知

识和过硬的业务能力。 钱秀英在和外宾交谈时，把
崇祯皇帝从明朝挪到清朝，犯了知识性错误，而柳泉

却能将领导风趣话里的妙趣准确无误地传达给美国

代表团。 但无论是模样、工作能力和为人处世都比

钱秀英强的柳泉却总是被刁难。 柳泉被魏经理调戏

时，叙述者发出这样的感叹：“人只知丑是一种不

幸，并不知美也会成为一种不幸。” ［５］１５ 在这一段叙

述中，叙述者指出女性被置于“他者”的尴尬处境：
女性似乎成了一件任人赏玩的商品，丑陋的女性如

同有瑕疵的商品一样不被人们喜爱，漂亮的女性则

宛如美丽的商品让人垂涎三尺。 三位女性人物叙述

声音的内容虽然各不相同，但却传达出一个共同的

理念，即女性也有自我价值。
梁倩、柳泉和荆华的故事虽由不同的叙述声音

代言，但又因为其女性命运的相似而组成为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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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型叙述声音。 叙述者将她们的共同心声在不同

的叙事情况下发散开来，从女人们相似的生命历程

中发出集体型的叙述声音：“女人要面对的是两个

世界。 能够有所作为的女人，一定得比男人更强大

才行。” ［５］１１９张洁通过《方舟》中的不同女性叙述声

音展现出新时期知识女性面临的共同难题。 对于她

们而言，担忧的不是工作带来的挑战，而是工作过程

中被迫害、工作成果被消解的无奈。 正如有学者所

言，“在苦涩的‘为了女人，干杯！’的艰难努力和自

觉行为中，包含了卡夫卡式绝望中的希望” ［７］。
（二）为追求独立人格的女性干杯

荆华、柳泉和梁倩三人对婚姻的决择、对事业的

追求都是她们独立人格的体现，但自我雄化却是她

们在那个年代不得不付出的惨痛代价。 三位女性都

有着独立的人格，对事业极为上心，其中梁倩最甚。
外景拍摄时，梁倩偶然透过工作间的隔音玻璃看见

了苍白、干瘪、横眉立目的自己，如同一个老太婆。
梁倩没时间保养自己，甚至连儿子澄澄也和她疏远

了，但梁倩心底始终有个声音“艺术家是不死的，他
活在自己的作品里” ［５］７３。 梁倩在电影中找到了人

生价值，她把事业的成功看作是女性人格独立、赢得

尊重的重要砝码。 小说人物的叙述声音呈现出对女

性追求独立人格、追求事业成功的绝对肯定与支持。
与此同时，小说中的男性角色也被赋予了发声的权

力，叙述者如此描述白复山的内心活动：“白复山看

不出梁倩有什么惊人之才，她不过死用工罢了。 就

算她能折腾出来一点什么，后来的人也会很快地超

过她，如同他自己拉琴就是这个下场。” ［５］３０ 纵观全

文，叙述者对白复山常常是采用讥诮和冷眼的态度，
由此看出叙述者实际上并不赞成白复山的这番言

论，反而是愈加认可梁倩的付出。 梁倩、荆华和柳泉

三位知识女性都在追求独立人格，但她们也存在着

一定程度上的雄化问题。 艰苦的下放生活和婚姻生

活磨炼了荆华的意志，也消磨了荆华作为小女人的

心。 从前会穿漂亮连衣裙的梁倩，如今连“银耳珍

珠霜”都没耐心搽。 三人不约而同的抽烟行为是对

男性群体行为的模仿，隐喻着她们“自觉消弭了性

别角色” ［８］。 可事实上，她们真的愿意自我雄化吗？
“她多么愿意做一个女人，做一个被人疼爱，也疼爱

别人的女人啊。” ［５］２０叙述者通过对荆华内心活动的

叙述，道出三位女性人物的真实声音：没有女人愿意

自我雄化。 正如戴锦华所言：“生存于文明社群中

的女人争夺女性话语可能的努力，常立刻遭遇到被

迫化装成男性的所谓‘花木兰式境遇’之上。 因为

我们无法在男权文化的天空之下另辟苍穹 ／另一种

语言系统。” ［９］ 荆华、梁倩和柳泉想要在男权社会中

争夺一席之地，就不得不认同男性价值体系，消解自

我的女性特征。 但无论是叙述者的叙述声音还是小

说人物的叙述声音，都表现出对女性雄化的悲哀与

无奈，从而形成一种集体型叙述。 对三人而言，
“‘雄化’是一种不得已的自救方式” ［１０］。

由此可见，《方舟》是集体型和作者型叙述声音

完美结合的文本典范。 小说以作者型叙述声音贯穿

文本始末，但叙述者早已内化于“她们”的集体中，
文中用第三人称“她们”来讲述故事，表达了叙述者

对三位女性行为的深度认同，也传达出女性群体的

集体型叙述声音。
三、对“两性和谐”的祈愿

《方舟》里的三位女性组成的女性联盟象征着

一个女性之家，共同抵挡来自男权社会的打压与排

斥。 但她们并非与男性水火不容，反而通过女性人

物叙述的声音表达出对男性关怀的期许，对“两性

和谐”的祈愿。
三位女性因反对男性暴戾而结成女性同盟，但

“两性和谐”的社会才是女性的心中所愿。 荆华从

睡梦中醒来，因久治不愈的腰痛而思索到两性关系，
小说通过人物的叙述声音，传达出对男女两性关系

问题的反思。 “荆华似乎觉得一个‘母马驾辕’的时

期好象就要到来。” ［５］２若是女性与男性完全相同，那
么就会磨灭女性本身的特质，女性的自我雄化本质

上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行为。 当荆华卸完煤，因腰痛

累倒在地板上动弹不得时，她也渴望能够有一双强

有力的臂膀将她抱起来。 荆华的内心深处依旧渴望

着男性关怀，但前夫的暴力与羞辱，让她惧怕婚姻。
梁倩愿意为心爱之人经常搽用“银耳珍珠霜”，但已

经没有人值得她如此做了。 柳泉在借用电话被拒时

如此说道，“我应该结婚，找个屁股冒烟、家里有电

话的丈夫，那就不会受这个气了” ［５］１１０。 柳泉所说的

话虽然掺杂着赌气成分，但从人物叙述声音的内容

来看，柳泉依然对婚姻抱有一丝期许。 叙述者对三

人中情感较为脆弱的柳泉进行了嘲讽，认为柳泉试

图通过假想来解决问题。 当柳泉和荆华撞破白复山

给梁倩暗中使绊的计谋时，荆华斜望着柳泉低声说

道，“这就是一个丈夫” ［５］１１２。 荆华的挪揄之意溢于

言表。 无论是人物叙述声音还是叙述者声音都反对

柳泉将丈夫视为救星的想法。 叙述者以“轮言”的

形式，叙述了荆华、柳泉和梁倩各自与男性交往的痛

苦经历，但她们并非拒绝男性的关怀，也并非要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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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男性的女儿国，而是想要一个“两性和谐”的现

实世界。 荆华希望自己能像老安一样遇到合适的伴

侣，柳泉羡慕朱桢祥与妻子的感情状态。 老安、老董

科长、朱桢祥三位男性人物与魏经理、白复山、谢昆

生、铁司机等男性人物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的存在为

女性构想“两性和谐”的世界增添了一抹暖色。 文

末蒙蒙为三位女性举杯的行为，更是让作者将构想

“两性和谐”的期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 叙述者

如此描述：“等蒙蒙这一代人长大，成为真正的男子

汉的时候，但愿他们能够懂得：做一个女人，真

难！” ［５］１３７此刻，叙述者的叙述声音与女性人物叙述

声音融为一体，形成女性群体叙述声音：女性欲依靠

男性而不得，她们在争取独立过程中自怜自艾却又

无可奈何，祈望真正的男子汉参与其中，共同建构出

“两性和谐”的世界。
在小说中，无论是人物还是叙述者，都统一于人

物的视角和情感，展现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挣扎，
但通过对人物近距离观察的方式，又透露出女性对

男性的期望，同时通过女性人物的叙述声音也强调

出女性对“两性和谐”的祈愿。 因此，在表层文本

上，小说展现出女性对男权社会的不满与反抗，共同

组成女性之家的小小方舟。 但在其潜文本中，则表

达出女性并非沉溺于一叶方舟之中，她们希望获得

男性更多的理解与支持，希望与男性携手创造“两
性和谐”的社会。

四、余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女性作家选择创作

集体型叙述声音文本，以此发出女性群体声音。
１９２３ 年，庐隐的《海滨故人》 “以少女学生群体为描

写对象，形成了由不同个性女性人物声音共同组成

的集体型叙述声音” ［４］１３９，诉说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

女性在爱情与事业中的两难困境，即陷入游戏人生

与回归家庭的两难境地。 １９２８ 年，丁玲在《暑假中》
描写了女校中五个女生的生活，呈现了女教师之间

的同性恋爱及其孤独苦闷。 丁玲试图写出真实的同

性之爱，但她无法准确地表达“来自女性生命深处

犯禁的体验” ［１１］２８８。
五四文学运动之后，革命文学占据文坛主要地

位，女性意识让位于民族意识。 “从‘人’到‘女人’
的道路不但没有走通，甚至连‘人’的意识也逐渐消

融在了复杂的历史政治环境中。” ［１２］庐隐、丁玲通过

集体型叙述声音表现出女性主体性的觉醒与追求自

我的无奈，但很快就受到了压制。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

代“妇女半边天，男女都一样”的口号更是造成了女

性对自己性别意识的漠然，更无女性群体声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人道主义呼声极为强烈，但正如贺桂

梅所言，“１９８０ 年代的‘女性文学’范畴大致是一个

人道主义理论脉络上范畴，而非以反抗性别歧视和

性别压迫的女性主义理论脉络上的范畴” ［１３］。 谌容

的《人到中年》遮蔽了陆文婷作为妻子、母亲、职业

女性等性别身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所遭遇的

困境，存在着文本与性别认知的错位。 但张洁在

《方舟》的题记处便写下让人振聋发聩的文字：“你
将格外的不幸，因为你是女人。” ［５］１ 《方舟》在与人

道主义的“同路”中走向了“交叉小径的花园”，它着

力的不是人的话语，而是女性的自我探索。 小说将

人们脑海中“男女平等”的神话猛然击碎，展现出女

性生存的真实困境。
从五四到新时期，小说中的女性声音虽然微弱，

但正如兰瑟所言：“那些把自己定位为边缘化种族

或边缘政治团体成员的女性纷纷拿起笔，采用蕴含

着各自不同、却又能引起相互之间共鸣的个人化叙

述声音来展示她们的社群或团体。” ［３］２９７她们犹如荒

野上成片的芦苇，发出窸窸窣窣的集体声音，昭示着

女性群体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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